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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提起民国时期进入上海的地方戏，很容易令人想起越剧和淮剧两个剧种。因

为这两个剧种至今仍在上海戏剧界占居着一定的地位。其实，除越、淮两个剧种

之外，清末民初赴沪的地方戏剧种还有：粤剧、苏剧、锡剧、扬剧、甬剧、绍剧、

汉剧、评剧、川剧、梆子戏等。其中粤、苏两个剧种，与越、淮两个剧种相比，

进入上海时期更早，在民国初期拥有了较大市场。可是，其余地方戏剧种的剧团

于上世纪中期之前就相继离开上海。因此，提到从外地进入上海的地方戏时，往

往只谈越剧和淮剧。 

    研究地方戏从外地进入上海的过程，其意义不仅限于戏剧史领域。一种地方

戏进入上海，只有依靠同乡的支撑才能获取市场和在上海扎根的机会。因此，当

时上海戏剧界各个剧种的分布，也体现出当时上海各社会阶层的分布。所以，研

究各个地方戏在上海时，应该重视在沪同乡在当地的规模、地位、阶层等因素。

与此同时，研究以移民城市为特点的海派文化时，也不能轻视各种地方戏在海派

文化里起的积极作用。① 

    本文试图以了解“评剧”进入和退出上海的过程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一问题。

评剧是清末民初形成于河北唐山的地方戏，当初有“落子戏”“蹦蹦戏”等称谓。

②因为评剧不属于来自江浙一带的地方戏，所以似乎跟川剧和秦腔一样，最终也未

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，在上海演出不久就离开上海。然而事实上，1935年 1月，

朱宝霞等人在河北歌剧场演出后，评剧曾一度引起沪人注意。之后，流派创始人

如爱莲君、白玉霜、喜彩莲等名伶陆续赴沪演出，评剧在上海盛况空前。其中 1936

年，白玉霜在上海拍摄了第一部反映评剧艺人生活的故事片《海棠红》(张石川导

演)。该片是第一部地方戏演员上银幕的影片。由此可见，评剧进入上海后并非只

是短暂地刺激沪人的好奇心，而尤其自 1935至 1937之间在上海轰动一时，在地

方戏中可谓首屈一指。③因为评剧后来在上海戏剧界没有留下痕迹，所以至今对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关于研究地方戏进入上海的过程，越剧方面有，Jin Jiang.2008.Women Playing Men: Yue 
Opera and Social Chang in Twentieth-Century Shanghai. Seattle and London： 
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.，粤剧方面有，黄伟·沈有珠：《上海粤剧演出史稿》中国
戏剧出版社 2007年版。 
② 本文除引用原文之外只用“评剧”之称。据说，“评剧”这一称谓源于 1923年警世戏社在
天津演出时改称“评剧”。参见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、《中国戏曲志·河北卷》编辑委员会：

《中国戏曲志·河北卷》，中国 ISBN中心出版 1993年版，65页。 
③ 关于评剧进入上海的情况，参见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、《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》编辑委员
会：《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》，中国 ISBN中心出版 1996年版，153-155页。与其他从外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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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剧进入上海的过程和博得沪人喜爱的原因等，很少有人注意。可是，当时一些

著名报人追捧评剧名伶，甚至在专业戏曲小报上还开辟了专门报道评剧的副刊。①

因而，了解评剧进入和退出上海的过程既能填补上海戏剧史上的空白，又能令我

们思考民国时期上海戏剧市场、观众、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。因受资料条件所限，

本文主要围绕如《申报》等部分综合性报纸和如《戏世界》等专业戏曲小报来论

述。 

 

 

一  从数据来看评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 

 

 

    本文按评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分三个时期。第一时期，1935 年 1 月 26 日朱

宝霞在河北歌剧场首演之前。②这一时期，评剧在上海很少演出而几乎没有引起上

海观众的注意。第二时期，自 1935 年 1 月 26 日在河北歌剧场首演至 1937 年 2

月 6 日白玉霜失踪而离开上海之间。这一时期可视为评剧在上海的鼎盛时代。那

时，在从外地进入上海的地方戏当中，评剧算是最有市场的剧种。第三时期，1937

年 2月 6日白玉霜失踪而离开上海之后，③下限至 1945年。这一时期属于评剧在

上海走下坡路的时期。虽然 1945年以后，特别是 1949年以后评剧班社仍赴沪演

出，但都昙花一现，影响力不大。所以本文没有提及 1945年以后的情况。本文主

要根据《申报》上刊登的戏院广告来介绍评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。 

    关于评剧最初进入上海是哪一年、哪个班社、和在哪个场所，至今仍难以确

定。④虽然 1935年 1月之前，可能曾有评剧班社在上海演出，但演出期间也短暂，

对上海观众影响甚微。表一是根据《申报》上刊登戏院广告所归纳出的 1935年 1

月 26日之后评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。 

 

表一 评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(1935-1937) 

期间 主要演员 演出场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入上海的地方戏剧种相比，评剧在上海的情况，以往很少有人注意。关于评剧在天津的情况，

参见王林主编：《评戏在天津发展简史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。 
① 专业戏曲小报《戏世界》，自 1936年 9月 4日至 1937年 3月 30日之间，出了《评剧号》
副刊，共出 30期。当时《戏世界》除了《评剧号》之外，还出了《通讯号》、《票友号》、《话
剧号》、《杂艺号》、《电影号》、《歌女号》。这也表明了当时评剧在上海戏剧界的地位和市场价

值。 
② 河北歌剧场在新世界饭店大礼厅，参见《申报》1935年 1月 26日广告。 
③ 以后白玉霜再也没有在沪登台，直到 1942年她去世。 
④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、《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》编辑委员会：《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》，中
国 ISBN中心出版 1996年版，153页，写道 1916年 7月 10日唐山蹦蹦戏社于大世界游乐
场的演出是评剧最早在上海的活动。可是大世界到 1917年 7月才开场，不太可信。 



3 
 

1935.1.26-1935.4.22 朱宝霞·朱紫霞 河北歌剧场 

1935.4.19-1935.4.22 芙蓉花 河北歌剧场 

1935.4.27-1935.5.12 朱宝霞·朱紫霞 小广寒 

1935.5.22-1935.6.27 爱莲君 河北歌剧场 

1935.8.15-1935.8.23 爱莲君·白玉霜 中央大戏院 

1935.8.24-1935.9.15 爱莲君 恩派亚大戏院 

1935.8.24-1935.12.11 白玉霜 恩派亚大戏院 

1935.10.25-1935.10.30 爱莲君 浙江大戏院 

1935.11.16-1935.12.6 爱莲君 华北歌剧场 

1935.12.13-1935.12.15 白玉霜 华北歌剧场 

1935.12.19-1936.1.17 芙蓉花 恩派亚大戏院 

1936.1.5-1936.1.13 白玉霜 天蟾舞台 

1936.1.18-1936.3.30 芙蓉花 新世界 

1936.1.19-1936.5.15 雅丽君 大世界 

1936.1.24-1936.7.6 白玉霜 恩派亚大戏院 

1936.4.22-1936.4.28 朱宝霞·朱紫霞 黄金大戏院 

1936.5.6-1936.5.15 朱宝霞·朱紫霞 荣金大戏院 

1936.5.16-1937.3.31 朱宝霞·朱紫霞 大世界 

1936.7.22-1936.7.30 小白玉霜 大华屋顶戏场 

1936.8.1-1936.11.15 钰灵芝 先施乐园 

1936.8.18-1936.9.1 喜彩莲 天蟾舞台 

1936.9.1-1936.11.30 芙蓉花 永安天韵楼 

1936.9.19-1936.10.22 喜彩莲 大新游乐场 

1936.9.30-1937.1.12 白玉霜·小白玉霜 恩派亚大戏院 

1936.10.8-1936.11.15 筱凤玉 新新花园 

1936.10.23-1936.10.31 喜彩莲 山西大戏院 

1936.11.7-1936.11.16 喜彩莲 卡德大戏院 

1936.11.23-1937.3.31 筱凤玉 先施乐园 

1936.12.1-1936.12.17 钰灵芝 永安天韵楼 

1936.12.1-1936.12.8 芙蓉花 东南大戏院 

1936.12.13-1936.12.17 芙蓉花 卡德大戏院 

1937.1.1-1937.5.9 芙蓉花 永安天韵楼 

1937.2.22-1937.6.18 小白玉霜 大新游乐场 

1937.5.6-1937.5.8 喜彩莲 中央大戏院 

1937.5.14-1937.6.13 喜彩莲 恩派亚大戏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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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.6.1-1937.6.8 筱凤玉 明星大戏院 

1937.6.19-1937.8.14 筱凤玉 大新游乐场 

1937.10.23-1937.11.3 朱宝霞·朱紫霞 荣金大戏院 

1937.12.11-1937.12.14 喜彩莲 黄金大戏院 

资料来源：根据《申报》上刊登的戏院广告由笔者整理而成。 

 

从表一的数据来看，显然，1935年 1月朱宝霞在河北歌剧场首演之后，若干评剧

班社陆续赴沪演出，与之前有天壤之别。到了 1936年，评剧在上海的演出场次明

显增加，尤其是自 1936年 10月至 11月之间，在上海有代表性的游乐场，如大世

界、永安天韵楼、先施乐园、新新花园、大新游乐场里都上演评剧。同时在如恩

派亚大戏院等大剧院里也上演评剧。这一期间可以说评剧轰动上海，处于鼎盛时

期。 

到了 1937 年,评剧在上海的演出发生了较大变化：演出场所和场次变少。最

多时在 5 所游戏场里同时上演评剧，而该年 4 月之后只在大新和永安两所游戏场

里有演出。至于在剧院里的演出，虽然有一些，但是比起 1936年，这些演出时期

既短，场次也减少了。①1937年在上海的评剧界到底发生了什么?本文认为这与年

初白玉霜失踪而离开上海之事很有关系。可以说，评剧在上海的市场主要是靠白

玉霜的名气撑出来的，白玉霜一离开上海，评剧就在上海无法继续发展下去。本

文以白玉霜离开上海来划分时期的道理正在于此。② 

关于主要演员，表一里有：朱宝霞、芙蓉花、爱莲君、白玉霜、雅丽君、小

白玉霜、钰灵芝、喜彩莲、筱凤玉。她们都是女伶，而且大多是赴沪之前在北方

已有相当的名气。其中，爱莲君和白玉霜是流派创始人也属于评剧“四大名旦”。

这些名伶当中，旅沪时间最长的是朱宝霞和朱紫霞姐妹。与其他地方戏相比，评

剧进入上海之前，在像北京、天津那样的大城市里，已经形成了戏曲形式而获得

观众的一定程度的喜爱。上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之间，评剧在北方就出现

以女伶为主的演出。就地方戏剧种的女班而言，当时“绍兴文戏”(即越剧)也在沪

已开始演出，可以说评剧和越剧女班相继赴沪亮相，但是从观众反响的角度来看，

评剧比越剧红得早一些。 

关于演出场所，与其他来自外地进入上海的地方戏剧种相比，没有太大的差

别，在剧院和游戏场里都有演出。与其他剧种的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如在天蟾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《申报》上刊登的戏院广告还告诉我们，1938年至 1945年之间评剧赴沪演出有:朱宝霞(皇
后剧院·1938.11.1-1938.11.23)、朱紫霞(大罗天·1938.12.21-1939.9.19)、小白玉霜(天宫剧
场·1944.3.4-1944.5.9)、朱宝霞(红宝剧场·1944.7.8-1944.10.13)、朱宝霞(天宫剧
场·1944.10.14-1944.10.20)、朱宝霞·小白玉霜(国际大戏院·1944.10.26-1944.12.27)。 
② 阿某：《白玉霜重来海上?》,《晶报》1938年 8月 14日，也称“白玉霜自别春江，计及两
稔，海上蹦蹦戏坛，自此失却重心，绚烂之热，遽归平淡。”当时有人也认为，对于评剧在上

海的浮沉，白玉霜起了关键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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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跟京剧班社一起登台的演出方式(“两下锅”)。因为一般认为京剧的地位比其他

剧种高得多，京剧演员和剧院方面都不愿意跟地方戏演员一起登台。但是评剧本

是吸收京剧的唱腔和表演方式而形成的，加之当时评剧在上海红极一时，因此出

现了京、评合演这种演出方式。最初评剧在上海的大本营是河北歌剧场，后来变

为恩派亚大戏院。白玉霜就在此地长期登台。 

另外，关于剧目，虽然表一里没有写到，但是笔者在编制该表的过程中曾调

查过，顺便略做介绍。无论哪个班社，就在上海演出的剧目而言，《马寡妇开店》、

《桃花庵》、《枪毙小老妈》、《花为媒》4部戏演得最多。除这些戏之外，还有《杜

十娘》、《王少安赶船》、《三节烈女》、《老妈开嗙》等剧目也常常上演。这些都是

文戏，是以女旦为主的。至于新编剧目，大都是由白玉霜来演的。一般来说，赴

沪的评剧班社主要演老戏。与越剧相比，评剧界没有出现像越剧演员姚水娟和袁

雪芬那样跟知识分子合作推出新编剧目改革剧种的现象。本文认为，在探讨评剧

在上海的发展过程时，这一点也值得注意。 

 

 

二  白玉霜及她的影子 

 

 

白玉霜(1907-1942)，是天津人。出身贫苦，先后随评剧艺人王玉苍、夏春阳

等学戏。唱腔韵味醇厚，表演传神，逐渐形成评剧中的“白派”，被称为评剧“四

大名旦”之一。1928 年正式演出，名噪于天津剧坛。①白玉霜赴沪之前，在北京

演出时，为市长袁良所驱逐出境，其理由是“有伤风化”。②不管这一丑闻是否属

实，上海观众和媒体最初关心的并不是白玉霜的艺术和名气，而是她的放荡风骚

的一面。白玉霜第一次在沪演出是 1935年 8月 15日在中央大戏院。不到两个月，

已有人称“上海人全为风魔矣”。③可见，白玉霜当初是以负面消息来刺激上海观

众的好奇心的。连有关市社会局召集白玉霜等评剧演员作个训话的报道，也变成

一种对评剧的宣传。④最初上海观众要看评剧，就意味着“非得拣淫荡的戏不可”。
⑤在沪的评剧女伶当中，白玉霜成为最有号召力、最有名气的角儿，这等于是说白

玉霜演得最淫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参见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·天津市文化局编著:《天津通志·文化艺术志》，天津
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年版，1022页。 
② 侃侃：《我也谈谈白玉霜》，《晶报》1935年 12月 15日。不过，曾有报道称，整顿风化是
个借口，其实两位高官同时追捧白玉霜。无奈之下，袁市长使白玉霜离开北京。参见且知:《白
玉霜出走北平之原因》，《铁报》1935年 9月 22日。 
③ 玄霜：《白玉霜风魔了上海》，《铁报》1935年 10月 7日。 
④ 《白玉霜等听训记》，《立报》1935年 11月 29日。 
⑤ 依然《蹦蹦戏的恶劣点》，《金刚钻》1935年 9月 23日。 



6 
 

那么，白玉霜演戏的哪个方面较吸引观众呢？是她的演技还是唱腔?是她的服

装还是剧情?即使她演戏演得很淫荡，只靠这一特点在沪应是很难支撑下去的。其

实，白玉霜在沪时间将近两年，这证明白玉霜另有吸引观众的魅。表二是白玉霜

在沪演出的新编剧目一览表。通过此表，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表二  白玉霜在上海演出的新戏 

期间 剧目 剧院 演员 

1936.1.10-1936.1-13 潘金莲 天蟾舞台 赵如泉 

1936.2.17-1936.3.22 潘金莲 恩派亚大戏院 钰灵芝 

1936.4.27-1936.5.17 全部玉堂春 恩派亚大戏院 安冠英 

1936.6.10-1936.6.28 全本阎惜婆 恩派亚大戏院  

1936.11.12-1936.11.29 全部西厢记 恩派亚大戏院  

1936.12.5-1936.12.11 武则天 恩派亚大戏院 安冠英 

1936.12.25-1936.12.31 风流皇后 恩派亚大戏院  

 资料来源：根据《申报》上刊登的戏院广告由笔者整理而成，以首演为主。 

 

1935年白玉霜在沪时间合起来也不到 4个月。在此期间，她没有演出新戏，

而跟其他评剧名伶一样，只演像《马寡妇开店》、《枪毙小老妈》等老戏。因此这

段时期，白玉霜主要是靠在北京、天津成名的拿手戏来吸引观众的。①从表二来看，

到了 1936 年，白玉霜开始演出新戏。头一部戏就是《潘金莲》，在天蟾舞台跟京

剧演员赵如泉合演，白玉霜饰潘金莲，由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编剧。因为《潘金

莲》这部戏售座不衰，所以在天蟾舞台演出结束后，就迁到恩派亚大戏院里继续

演出，延续到该年 3月低。第二部是《玉堂春》，白玉霜饰玉堂春，其他角色都由

她班社成员饰，要四个半小时才能演完的大戏。②第三部是《阎惜婆》，白玉霜饰

阎惜婆，由著名戏剧家洪深编剧。③第四部是《西厢记》，白玉霜饰红娘，该戏是

根据昆剧版创作的。④第五部是《武则天》，白玉霜饰武则天。第六部是《风流皇

后》，是一部清宫轶事，白玉霜饰蒙古族长的长女大玉。⑤白玉霜在恩派亚大戏院

里演出这些新戏同时，也演出了《马寡妇开店》等老戏。 

除白玉霜之外，旅沪评剧的各个名伶也演过新戏：朱宝霞演《好意太太》(即

乾坤福寿镜)，喜彩莲演《可怜的秋香》。但是都不如白玉霜的新戏时间长场次多。

相反，白玉霜特别是从 1936年下半年以后陆续排出新戏，由此可见，她将新戏“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但是，白玉霜在上海一直没有演出她的拿手戏当中被视为最放荡的《捉拿苍蝇》。参见呆君：
《白玉霜拿手好戏》，《立报》1935年 10月 7日。 
② 《申报》记载的恩派亚大戏院广告，1936年 4月 29日。 
③ 低能：《洪深为白玉霜编“阎惜婆”》，《铁报》1936年 6月 8日。 
④ 《申报》记载的恩派亚大戏院广告，1936年 11月 16日。 
⑤ 青霜：《白玉霜“风流皇后”之情节》，《戏世界》1937年 1月 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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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一种新的号召”。① 

在 1936年排出的新戏当中，可以见到，白玉霜刻意挑选如潘金莲、阎惜婆、

武则天等人物来演，这些人物都是近代在形象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角色：例如，

潘金莲向来是个淫荡、坏女人的典型。而到了近代，在 1928年欧阳予倩编的《潘

金莲》里，潘金莲变成一个追求自身“权利”的女性，她的所为所作都是由于她

不满于男权社会的压迫而进行的反抗。②关于武则天的形象，在 1937年编话剧时，

编剧宋之的通过塑造变态心理和性格复杂的武则天，表述了他关于妇女解放的思

想。③虽然白玉霜选剧目的动机不完全同于思想先进戏剧家，而大都多出于生意经，

但是可以说白玉霜所塑造的一些荡妇形象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上世纪 30年代上

海观众的共鸣。有一位观众看完白玉霜所演的《潘金莲》以后称：“对于潘金莲的

与人私通，谋害亲夫武大的行为，由这戏剧的表现，使人认识出那罪过不在潘金

莲自身，是由封建社会的势力，封建思想所造成的”，“我觉得大家与其去看“白

蛇传”“济公案”一类的京剧，倒不如去看蹦蹦戏的《潘金莲》的好，因为后者毕

竟要进步些”。④白玉霜演的潘金莲，不仅使观众得以欣赏淫荡，而且感受到逼她

们变得淫荡的社会背景。她们越追求自己的自由越被旧社会视为荡妇。 

谈到演荡妇，不得不提起京剧男旦小翠花和荀慧生。他们都以淫荡的演技出

名，远早于白玉霜。⑤可他们毕竟是男性，岁数也比白玉霜大一些。因此，在上海

观众眼里，正值如花似玉之年花的白玉霜的舞台表演，与其他以淫荡闻名的男旦

相比，更容易通过其肉体来切身感受。对上世纪 30年代上海观众来说，白玉霜是

使他们不仅在意念中，而且能感官地体会到肉感的女伶。“蹦蹦戏自白玉霜作古，

继起诸人，鲜有能使人心荡意淫者”，⑥这段话也许代表了上海观众听到白玉霜去

世后的真实感受。 

另外，值得注意的，上海的报纸频繁地报道有关白玉霜自身所发生的种种事

件：大都是涉及到她私事的纠纷。从白玉霜被北京市长驱逐来沪，到市社会局为

白玉霜专门训话，⑦乃至被河北青年掷粪而告上法庭，⑧拍电影当电影明星，⑨与《阎

惜婆》编剧洪深发生纠纷，⑩赴汉登台，⑪苏州当局不许白玉霜在苏登台，①北京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张三：《白玉霜新戏与个性》，《戏世界》1936年 10月 30日。 
② 刘平：《中国话剧百年图文志》，武汉出版社 2007年版，31页。 
③ 同上，103页。 
④ 戏迷：《评蹦蹦戏演出的“潘金莲”》，《申报》1936年 7月 5日。 
⑤ 关于白玉霜与小翠花的比较，参见小杰：《小翠花与白玉霜》，《晶报》1936年 3月 15日，
称“今以近四十岁之男扮旦角，欲与白玉霜争一日之长，诚非易事也”。 
⑥ 柳絮：《风·情·戏》，《海报》1944年 7月 16日。  
⑦ 《白玉霜等听训记》，《立报》1935年 11月 29日。 
⑧ 《白玉霜饱尝木犀香》，《铁报》1936年 1月 29日。 
⑨ 影人：《白玉霜果上银幕矣》，《晶报》1936年 4月 16日。 
⑩ 《白玉霜的“潘金莲”究竟是否洪深所编》，《铁报》1936年 7月 7日。 
⑪ 白苇：《白玉霜大宴名流》，《戏世界》1936年 8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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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局不许她的影片放映，②生母逼其认母闹到法庭等等，③无论白玉霜是否在沪，

沪上各报都陆续报道有关白玉霜的新闻。其中报道得最多的就是 1937 年 2 月 6

日失踪而离开上海的事件。一系列报道包括失踪的消息，④在北京的情况，⑤在其

他城市演出的消息等。⑥除此以外，1936 年里《戏世界》两次设了《评剧皇后白

玉霜专页》副刊。⑦由此可见，无论台上台下，对上海报界来说，有关白玉霜的新

闻是很有报道价值的，报道的数量也不逊色于京剧名角和电影明星。在白玉霜本

人离开上海及离开人世后，她的影片《海棠红》也在上海继续放映，她的传人小

白玉霜仍赴沪演出，而关于她的代表作《马寡妇开店》，由白玉霜走后继承恩派亚

大戏院的越剧名伶筱丹桂改编成越剧演出。这些证明，即使白玉霜人不在上海，

在上海的仍留有白玉霜的影子。 

 

 

三  报界与评剧 

 

 

    仅以上海报界所报道的有关白玉霜的新闻为例，便能看出上海报界特别关注

评剧女伶。除数量多少之外，本文还发现上海报界对于评剧女伶存在另一个特点：

即捧角。报人追捧演员，写吹捧演员的文章，这些在晚清时期早就发生。可是对

于地方戏和地方戏演员，报上同时存在轻视甚至批评的文章：如“颇能迎合下层

社会之心理”之类。⑧虽然评剧也不例外，但是比其他地方戏剧种相比，较多报人

则尽量写出评剧的优点： 

 

“蹦蹦戏好就好在低级中发生趣味，观众不妨和台上女演员胡调搭讪，怪声

呼好，互相问答，搅七念三，嘻嘻哈哈；不觉得噪杂，但觉得热情奔放，兴高

采烈。”⑨ 

 

更具体地说，当时追捧评剧女伶的报人，包括尤半狂、陈蝶衣等著名小报名

人。追捧朱宝霞的尤半狂主编《小日报》时，报界认为该报是“捧朱的大本营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绝尘：《白玉霜与苏州无缘》，《铁报》1936年 9月 1日。 
② 绿岑：《海棠红在京受挫折》，《铁报》1936年 10月 20日。 
③ 红郎：《白玉霜之真假母亲》，《铁报》1936年 12月 9日。 
④ 《白玉霜不知何处去》，《申报》1937年 2月 14日。 
⑤ 逊之：《白玉霜悄然抵平》，《罗宾汉》1937年 6月 16日。 
⑥ 《在津演戏一个月》，《立报》1937年 7月 1日。 
⑦ 即 1936年 4月 27日和 5月 9日。 
⑧ 鹊尾：《蹦蹦戏之内容谈》，《晶报》1935年 10月 14日。 
⑨ 芷香：《碧湘楼杂录 观：小白玉霜》，《海报》1943年 3月 15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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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陈蝶衣也为朱紫霞和喜彩莲在报上登出吹捧的文章。②在这些文章里见到的都是

特别强调演员姿色、盲目吹捧的内容。而这些文章使我们联想起那些民国初期在

如《新世界》、《大世界》等游戏场小报里经常出现的捧女艺人，尤其是来自北方

的女艺人的文章。③由此看来，报界人士喜爱评剧女伶而著文追捧她们，与沪上报

人自民国初期以来喜欢捧北方女艺人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。 

 

 

评剧最终未在上海扎根，到上世纪 40年代后逐渐失去在上海的市场。存在若

干原因。第一，评剧赴沪之前，已在天津、北京等大城市里站住了脚，因此对评

剧演员来说没有太大的必要在沪定居。第二，评剧在上海主要演老戏，不像越剧

那样为适合上海观众的口味而吸收其他剧种和艺术来不断革新，因此没有获得更

多的观众。第三，评剧的主要活动范围限于原本喜爱京剧等北方表演艺术的报人、

戏剧界、观众所构成的小圈子，没有着力培养属于自己的文化人和观众。虽然评

剧本身退出上海，但是以白玉霜为代表的评剧女伶给上海戏剧界和观众带来的精

神遗产却由越剧等剧种继承下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老梅：《朱宝霞与尤半翁》，《戏世界》1936年 9月 25日。 
② 蝶衣：《赞朱紫霞艺人》，《铁报》1936年 8月 29日，婴宁公子(即陈蝶衣)：《为喜彩莲亢俪
辩》，《海报》1943年 3月 1日。 
③ 例如，佩玉：《论于桂芬》，《新世界》1922年 8月 8日。于桂芬是当时在新世界登台的京
韵大鼓女艺人。除游戏场小报之外，综合性小报上也频繁地登刊捧北方女艺人的文章。例如，

马二先生：《黑姑娘的艺术》，《晶报》1920年 6月 27日。黑姑娘当时也是在新世界登台的京
韵大鼓女艺人。 


